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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小说文类探源
与中国玄幻武侠小说定位问题

姜 淑 芹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400031)

摘 要:西方“奇幻小说”概念传入中国后,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领域都存在文类标识不清、术语

使用混乱的问题。通过梳理英国奇幻小说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浪漫主义和儿童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辨析其基本概念,分析其在中国大陆本土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期促进我国幻想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奇

幻小说是浪漫主义思潮与儿童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与童话故事有着本质区别。童话故事发生在神奇的一

次元世界,奇幻小说却致力于构建真实可信的第二世界,披着幻想的绮丽外衣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近年

来国内蓬勃发展的网络玄幻武侠小说本质上属于奇幻小说文类,在致力于打造架空世界的同时,更应着力

于提升其基于中国本土化的人文社会关怀及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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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以来,幻想文学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各种幻想类图书销售额屡创新高,
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在这种世界幻想文学风气的影响下,中国也掀起了一股幻想热,
并主要表现在科幻和玄幻等领域,也表现在儿童文学领域。在科幻小说领域,以《三体》为代表的

科幻小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终于斩获国际大奖,中国本土科幻小说不仅进入了大众流行文化市

场,也进入了文学体制和学院研究的视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话语体系,强烈地“体现着对于中国

现代性及其问题的反思……在看似天马行空的科幻天地里,注入关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以

及人性和道德的严肃思考”[1]18-19。在玄幻小说领域,幻想思潮与中国传统的武侠、仙侠、神怪等

元素相结合,借助网络平台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盛极一时的玄幻武侠小说热。2005年网络媒

体提出“奇幻元年”之后,网络玄幻武侠小说的类型持续多元化,进一步吸收言情、都市、惊悚、悬
疑、军事、神话等多种文学元素,形成了以玄幻武侠为主干的多元融合文类。2010年进入无线时

代之后,更是在资本和读者的双重推动下迅速发展壮大,到今天已蔚为大观。在儿童文学领域,

1997年召开了以“幻想文学”为主题的“跨世纪中国少年小说创作研讨会”,之后推出“大幻想”丛
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幻想文学的创作和发展”[2]。

尽管大幻想已渐成气候,但无论是网络玄幻武侠小说还是儿童幻想小说的发展,都远未达到

幻想小说发展应有的深度与高度。“大幻想”丛书虽然培育了读者对幻想文学的兴趣,但由于“这
套丛书的中国作家大多对幻想小说的认识不充分,更不用说构思创作了”[3],且“模仿西方幻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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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痕迹严重,市场和读者反应相对冷淡”[4]。玄幻武侠小说的市场影响力虽大,质量却一直广

受诟病,被指既没有发掘继承中国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核,也没有理解西方奇幻小说找寻失落的人

文传统之追求[5]。2006年,陶东风指斥“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拉开了围绕玄幻文

学价值与地位的争论。拥陶派以学院精英派为主,批评玄幻小说存在着缺乏沉重感、历史性、精
神力等问题;反陶派以《诛仙》的作者萧鼎为首,认为玄幻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它注重营造个人

心目中的理想家园,是现代社会生命个体的合理追求。滕巍认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雅俗文学对

立和传统媒介与新媒介文化的冲突,陶先生指出了通俗文学创作中的弊病,本应推动玄幻文学的

创作与研究,但遗憾的是陶先生显然没有认真阅读作品,因而他的批评并未形成广泛深入的学术

争鸣,也没有引起主流学术界的关注[6]。玄幻文学研究成果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多数为硕士研

究生对现象的描述,只有韩云波教授的系列论文和主持的“幻想文学与幻想文化”栏目进行了深

入探讨,尤其是将“新神话主义”引进玄幻文学研究,指出“奇幻中的神性是‘新神话主义’中的神

性,其文化基点既不同于原始神话思维中的神性,也不同于宗教神话思维中的神性,而是20世纪

以来建基于科学与人文交融的自由幻想中的神性”,认为当代幻想文学的本质是关于“世界是什

么”的狂欢化思考[7]。在幻想的架空世界里进行自由的想象是现代幻想文学的突出特征,但始终

要有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价值内涵。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融入的是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意

识,《哈利·波特》系列在宏大的英雄叙事背后展现了后现代社会普通人的挣扎、努力与选择[8],
而我国网络玄幻武侠小说却在商业炒作的影响下沦为资本运营的工具,开始陷入严重的同质化

问题,价值取向日趋黑化,连早期的玄学内涵也开始舍弃,一度沦为简单的文字游戏。
面对中国玄幻武侠小说的现状,理论工具的有效运用必不可少。综观近20年研究概况,学

界一致认为中国幻想小说的直接来源是西方现代奇幻小说,但都只关注到了其架空模式与幻想

元素,没有认识到西方现代奇幻小说中幻想与现实的密切关系,这也是网络玄幻武侠小说和儿童

幻想小说只重形式而缺乏内涵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现代奇幻小说诞生于英国,本文旨在梳理英国奇幻小说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浪漫主义和

儿童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辨析其基本概念,分析其在中国大陆本土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以期促进包括儿童幻想小说和玄幻武侠小说在内的中国幻想文学的创作发展。

一、现实与幻想:科学理性对幻想的压制与浪漫主义的反叛促发了幻想文学

幻想相对于现实而存在,有学者将人类对现实与幻想的认识称为“真幻意识”,即“人对世界

存在的万物进行了解和认识,并由此产生对客观存在事物的真实性认知,随之依靠真实认知对不

存在的幻想事物进行判断,辨别其虚幻本质来区分幻想意识和行为”[9]。美国学者凯瑟琳·休姆

(KathrynHume)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模仿’和‘幻想’两种冲动的产物,模仿现实的写实文

学和非写实的幻想文学处于一个统一体的最两端,其他文学则居于两者之间,一部作品中所包含

的模仿和幻想成分的多少将决定其在此统一体上的位置。”[10]幻想的东西即现实中不可能存在

的东西,因此不管评论家们对幻想文学或幻想小说的定义如何不同,公认的一点就是它描述的是

“不可能”的事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提出,一般的小说家告诉读者“这里谈的事都可能在

你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而幻想小说家却说“这里谈的事是不可能出现的”[11]。英国幻想文学研

究权威曼乐夫(C.N.Manlove)给幻想文学下的定义是“涉及到超自然或不可能的虚构作

品”[12]3。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就会发现“在人类对于世界认知的不同历史阶段,这
个‘不可能’的范围是变动的”[13]。在人类早期神话时代的观念中,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

能发生的。远古时期人类生产力低下,原始初民将超自然现象当成现实的一部分来接受。我们

今天看来充满了幻想成分的神话故事,在古人看来完全是可能的。中世纪人们生活在神的世界,
文学作品的主流是神奇剧、浪漫传奇和寓言故事,奇迹无所不在。但由于中世纪是基督教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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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论,只有跟宗教有关的这些想象才是正统的,早期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中的超自然元素如仙

魔鬼怪、魔法巫师等则被斥为异端。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靠理性的力量逐步揭开自然界神秘的面纱,破除迷信。16世纪航海

技术大发展以来,17世纪的英国自然科学在数学、化学、力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牛顿及

其同仁发起的科学运动到18世纪继续深化,像先民们那样对自然的敬畏感逐渐消失,人们开始

越来越多地关注经验现实的世界,一切都要追求科学实证的检验。17世纪经验主义哲学兴起,
同时受理性与克制文化的影响,幻想被当作头脑中无法驾驭的非理性部分而受到规约。18世

纪,理性和幻想的分裂越来越明显,新古典主义弘扬理性,而情感、想象、直觉以及神秘和超自然

现象等都遭到激烈反对、忽视和压抑,人们被“祛魅”“祛神”,主流作品中的超自然内容逐渐减少,
此时的幻想才真正被看作是“不可能”的,出现了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分裂,“幻想”成了一个独

立的概念,虽然是一个被排挤被贬斥的概念。由此,“幻想”作为一种“思想资源”[14],其意义亟须

重新予以厘定。
科学发展使我们越来越理性、越来越重分析,似乎撕裂了与幻想的联系,但幻想却并没有消

失,它不断地在寻找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欧文·白璧德认为不管是古典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
他们其实都没有抛弃幻想,他们都通过幻想的面纱得到自己的真理,只是“许多新古典主义者用

以坚定自己的主要信条———自然,模仿,或然性,规范性———的那种毫无想象力的方式过于缩小

了人类精神的活动范围,而且似乎关闭了未来之门”[15]。随着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
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启蒙思想家推崇的人类理性力量遭到怀疑,一些作家开始呼吁个性解放,强
调情感至上,逐渐形成了一支新的文学流派,即感伤主义。这是对理性过度压抑的一种反抗,也
是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文学表现。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革命的时代,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

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传遍欧洲大陆,彻底颠覆了新古典主义,进而形成了浪漫主义文

学思潮。
浪漫主义重启了幻想精神,促发了以幻想为主体的文学新形式的出现。浪漫主义时期的小

说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写实的创作技巧,另一方面在题材上融入了丰富的幻想因素,形
成了哥特小说、科幻小说、奇幻小说等不同的分支。哥特小说充满鬼怪、凶杀等超自然和恐怖的

成分,是典型的幻想文学。苏耕欣详细阐述了哥特小说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指出哥特小说是一种

重要的浪漫主义文学体裁[16]。事实上,西方文学界通常也将哥特小说置于浪漫主义小说之列。
玛丽·雪莱于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在各种文学选读与研究中都被列为哥特小说的经典,
同时也被普遍认为是科幻小说的鼻祖,因为它“把社会批评与新的科学观念结合起来”[17],开创

了一种新的写作方法。哥特小说的时间设置一般是向后看,故事地点多在遥远和模糊的过去;而
科幻小说则是向前看,故事设置在遥远的未来。哥特小说着力描述神秘、怪诞、痛苦的恐怖,重在

营造一种心理氛围;而科幻小说的核心是科学技术,讲述科学发展与人类的关系。幻想小说在幻

想的外衣下表现的仍然是深刻的社会批判,这两种形式表现的都是想象力偏沉重的一面,主要展

现成人世界或者通过成人世界展现当时的社会矛盾与作家的理想。第三种表现浪漫主义情怀的

幻想故事则是借助了儿童文学发轫,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即奇幻小说。

二、浪漫主义与儿童文学:解放儿童天性,张扬幻想精神

17世纪以前不存在儿童文学,清教徒的原罪观认为儿童的心灵是邪恶的,所以儿童读物的

内容主要以传授知识和道德训诫为主。1689年,约翰·洛克提出“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开始

时就如同一块白板,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由于后天的经验才在上面不断印下各种

痕迹。1693年,他又首次提出了“童年”概念,论述了培育儿童心智的三种方法。洛克提出儿童

有别于成人,认为虽然不能用对待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儿童,但因为儿童缺乏判断能力,需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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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人管教。尽管洛克主张的教育仍然偏理性,但他认为儿童的学习过程可以是愉快的,他还看

到了《伊索寓言》《列那狐的故事》这类书籍的教育价值。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儿童观是卢梭提

出来的,他在著名的《爱弥儿》中提出,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独立存在,童年具有自身的价值,
对儿童的教育要顺应自然,重视儿童的能力、兴趣和需要。卢梭认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

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作为浪漫主义流派的开创者之一,卢梭关于教育要顺应儿童天性的自然

儿童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完成了从“小大人”儿童观、“有罪”儿童观到“自然”儿童观的转变,在
浪漫主义时期甚至形成了儿童崇拜。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大力赞美儿童之纯真,华兹华斯更是

提出“儿童是成人之父”。彭懿总结道:“他们认为:儿童是一种同成年人相当不同的生物,而且那

迥然不同的地方正是使人类更趋于完美的地方;成人们正失去这些而渐渐地蜕变为非人。”[18]89

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阶段,了解儿童就是亲近自然。成人虽然在理性和知识上超越了

儿童,却在精神上日益缺乏灵性,必须以儿童为师,保持童真天性,才能重返精神家园。华兹华斯

的儿童观实际上是浪漫主义运动在借助儿童抒发对工业理性的不满、对逝去田园的怀念以及重

建精神价值的努力。儿童成为一个隐喻符号,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描绘儿童与童年。
儿童文学成为浪漫主义思想的载体也离不开物质条件的保障,与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家庭

生活以及审美趣味有很大关系。18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医疗卫生食品等条件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儿童存活率大为提高。此外,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也摆脱了劳作之苦,拥
有大量闲暇时间,家庭对子女的关注日益增加,无论社会还是家庭在教育投资和感情投入方面也

相应增强。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成人与儿童都需要大量的阅读材料,尤其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材

料。1744年约翰·纽伯瑞(JohnNewbery)出版的《精美袖珍小书》(ALittlePrettyPocket
Book)被看作是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纽伯瑞本人深受洛克思想影响,不仅经营成人图书和杂志

的出版,还致力于开拓儿童读物市场。到1815年,纽伯瑞家族总共出版了400多种为儿童及青

少年读者创作和改编的各种读物。中产阶级人士大多是清教徒,因此继承了清教主义的儿童观,
从1750年代到1860年代,儿童图书的主导话语是道德训诫与理性说教。因此,纽伯瑞家族的出

版理念和图书内容还没有超越理性常识的范畴,还恪守着道德与宗教等教育主题[19]88。保守的

中产阶级群体倡导的儿童文学主要都是训导型的“严肃文学”,例如艾萨克·沃兹(IssacWatts)
的《儿童的道德圣歌》(DivineSongs),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Edgeworth)的《父母的帮手》
(TheParentsAssistant)等。虽然这一时期出版的读物大多仍然以说教为主,但童书市场的繁

荣却使儿童教育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显性的社会话题,催生了究竟什么适合儿童阅读的论战,即
舒伟教授所言的两极碰撞局面:“一极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遵寻‘理性’原则的说教文学创作,另
一极是张扬‘娱乐’精神的幻想性文学创作。”[19]103

评论界长期以来忽视了中产阶级多愁善感的一面。工业革命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资
产阶级中下层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由此产生,感伤主义小说

流派形成,也称前浪漫主义。17世纪中期出现了广受欢迎的廉价小书(chapbook),廉价小书一

词来自chapman,即流动小贩,他们走街串巷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各种题材故事的小书。“从1700
年一直到1840年间,廉价小书囊括了四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流行文学样式”[20],尤其以童话和富

有想象力的故事为主。廉价小书虽然纸质粗糙,书页由整张纸折叠而成,但价格便宜、阅读方便、
内容有趣,深受儿童尤其是下层阶级儿童喜爱。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对它恨之入骨,但他们的孩

子却会瞒着大人偷偷阅读廉价小书。经由这个媒介,民间故事、中世纪传奇故事等得以保存下

来,也促进了新艺术形式———童话故事(fairystories)的传播与发展。
童话故事是17世纪晚期法国贵族沙龙圈里兴起的一种新游戏,参与者围绕着某个主题轮流

接龙编故事,故事重视想象力,没有固定的形式,追求即兴创作效果,但里面并不一定有仙女。到

1690年代,很多人开始把他们在沙龙上即兴创作的故事记录下来出版发表,夏尔·贝洛(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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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ault)的《贝洛童话》,原名《有寓意的传说集》,后又称《鹅妈妈的故事》,出版于1697年,其中

包括著名的《小红帽》《灰姑娘》《林中睡美人》《穿靴子的猫》等故事。这些故事很快被译成英语,

经由廉价小书在英国快速传播。东方的《一千零一夜》也在此时译介过来,广为流传。需要注意

的是,虽然这些沙龙创作的童话故事很受欢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它,比如法国贵族沙龙圈

最初流行的童话故事本质上就不是为了儿童创作的故事,只是在传播过程中适逢儿童市场兴起,

借由儿童文学流行起来,这才渐渐成为儿童幻想故事的代名词。英国保守势力对此猛烈抨击,洛
克警告父母们不要让孩子们接触童话,切斯菲尔德伯爵(EarlofChesterfield)敦促他的教子远离

贝洛童话。1780年代甚至有一批作家,包括前文提到的埃奇沃斯,专门创作了几百部说教性质

的故事来抵制童话的恶劣影响。19世纪早期,说教派一度完全占上风,童话故事被认为完全不

适合儿童阅读。埃奇沃斯很自信地在《实用教育》上说道:“我们没必要去影射童话故事,因为现

在很少有人读那些东西。”[21]但是,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很快便改变了这一情况。

前文已提到浪漫主义将儿童神化,重视儿童独特的审美价值,在《童年回忆的不朽颂歌》里,

华兹华斯描绘道:“年幼时,天国的明辉闪耀在眼前;当儿童渐渐成长,牢笼的阴影便渐渐向他逼

近……及至他长大成人,明辉便泯灭。”[22]人们认为,儿童最具神性,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和谐的,

人类要想重返自然与精神家园,必须借助儿童这一媒介。最重要的是,浪漫主义拓宽了作家写作

的题材,认为现实不仅仅指眼前可触摸感知的物质世界,而且开始探索梦境、神秘行为、超自然力

量等精神世界的元素,浪漫主义名家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兰姆等人都大力推崇童话故事,认为童

话故事对儿童有益。1823年,德国的格林童话在英国出版,此时浪漫主义运动高涨,与贝洛童话

的曲折经历不同,格林童话一夜之间风靡整个英国。舒伟教授如此引述著名民俗学家艾奥娜·

奥佩(IonaOpie)和彼得·奥佩(PeterOpie)在《经典童话故事》中对格林童话的评论:

  1823年,童话故事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古籍研究者心目中一项受人敬重的研究活动,

成为诗人们的一种灵光,成为少年儿童的得到认可的阅读神奇故事的一个来源。带来这一

变化的就是由爱德加·泰勒和他的家人从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翻译而来的《德

国流行故事》的发表。[19]108

从格林童话开始,道德主义者对童话故事的顽固抵制开始瓦解。1846年,安徒生童话第一

个英译本出版,随后又有其他译本陆续出现,到1870年,英国至少出版了21个安徒生童话译本。

文学童话创作的道路由此敞开。英国本土作家们不满足于仅仅引进国外的童话故事,更是将想

象精神与日益成熟的小说艺术结合起来,创作了一大批充满幻想精神的小说作品,形成了一个新

的文类,即后世评论家所称的现代奇幻(modernfantasy)。

艾勒斯(MichelleEillers)在《论现代奇幻的起源》(OntheOrginsofModernFantasy)中认

为,浪漫主义对现实概念的拓展使fantasy的内涵发生了改变。19世纪以前,幻想指头脑对不真

实事物产生的幻象,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而到1825年,它开始成为一个褒义词[21]。

艾勒斯的论述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阐述。其实此时的fantasy已经有了心理现实主义甚至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只是当时人们的认识还没有心理学发现的支撑。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精

神世界就是心理层面的。当作家们试图用小说写实的手法来描写心理想象的世界时,就形成了

幻想小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幻想狂潮找到了三个出口:一是借助古堡魅影展现内心黑暗

的哥特小说,二是借助科学打开未来之门的科幻小说,三是披上童话外衣的奇幻小说。正如约

翰·洛威·汤森(JohnRoweTownsend)《英语儿童文学史纲》(WrittenforChildren:AnOut-
lineofEnglishLanguageChildrensLiterature)所说:“在理智之名的箝制下被禁锢了许久的想

象力,到19世纪初终于获得解放。原本只是以口述和廉价书的方式流传的古老童话故事,开始

在‘被认可’的儿童文学中找到一席之地。”[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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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童话与奇幻小说:脱胎于童话故事的奇幻小说求奇也求真

奇幻小说并不等同于童话,也不等同于儿童文学。学界通常把麦克唐纳(GeorgeMacDon-
ald)发表于1858年的《幻境》(Phantastes)看作现代奇幻小说的起源,这是一部非儿童文学作品。
随后被誉为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代表作的《水孩子》(TheWaterBabies)、《乘上北风》(At

theBackoftheNorthWind)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inWonderland),本质上也不是为儿

童创作的作品,而是作家寄托社会改革思想的一种创新形式。奇幻是他们在风云变幻的维多利

亚时代迎合时代品味、借用最流行的形式传播思想的工具。关于奇幻小说的思想内涵是一个宏

大的课题,本文重点探讨其形式上与童话的本质区别。西方童话脱胎于民间故事,后来经贝洛、
格林兄弟等的整理,逐渐产生了以安徒生为代表的创作童话,也称为文学童话、艺术童话等。上

文提到的汤森就曾辨析过奇幻小说与童话的差别,国内朱自强、彭懿、韦苇、方卫平等都引述过他

的观点。朱自强引述说:

  童话故事无论古今,都是魔法的故事,时间是不确知的过去,且含有传统的主题和因

素———例如巨人、侏儒、巫婆、会说话的动物和各种异类生物,还有好神仙和坏神仙、王子、可

怜的寡妇和最小的儿子。民间故事是流传在民间的传统故事,常常像是童话,但也不尽然;
“民间”便指出了故事的来源,“童话”则是指故事的本质。就我看来,幻想故事是近代的发

展,属于小说(novel)流行后的时代,而且种类极多;可能关于新世界的开创,也可能是某种

自然法则的错乱———如时间的转换。要清楚地划分现代童话和幻想故事并不容易;我将篇

幅较长的作品视为幻想故事,即使它运用了许多童话的要素,因为我认为童话的特色之一便

是它的简短。[23]209

汤森的概念辨析很有价值,但他最后把童话与奇幻小说的差别归结于长度过于简单化,很多

创作童话的长度并不简短。在原始初民的认识中,超自然力量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对民间故

事中的人来说,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是一体的,研究者们称这一点为一次元性。童话故事继承

了这一基本特点,呈现出模式化、非写实性的特点。尽管后世的创作童话增加了很多个性化的表

现,其对待幻想因素的基本态度还是一次元性的。那个超自然的世界就在那里,主人公面对超自

然的力量不会产生任何惊奇,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上都不会过分追求细节。例如安徒生童话

《红鞋》中卡伦请求刽子手砍掉自己不停跳舞的双腿时,只是简单写道:“她向刽子手坦白了自己

所有的罪过,于是刽子手把她穿着红鞋的双脚砍掉了。那双红鞋带着她的双脚跳到了田野里,跳
到了漆黑的森林里。”[24]这本是一个相当骇人的画面,骤然砍掉双脚,描述中却没有痛苦,没有鲜

血,就像切火腿一样轻松,因为童话故事只需要满足基本的叙事推动功能。而现代奇幻小说却是

通过写实的手法主动去创造一个第二世界,即“用小说这种形式,把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情像肉眼所见一般地描绘”[12]101。例如《冰与火之歌》中关于异鬼袭击的场面,描述十分细致,氛
围也恐怖骇人:

  尖叫声回荡在深夜的林里,罗伊斯的长剑裂成千千碎片,如同一阵针雨四散甩落。罗伊

斯惨叫着跪下,伸手捂住双眼,鲜血从他指缝间汩汩流下。旁观的异鬼仿佛接收到什么讯

号,这时一涌向前。一片死寂之中,剑雨纷飞。这是场冷酷的屠杀,惨白的剑刃切丝般切进

环甲。威尔闭上眼睛。他听见地面上远远传来它们的谈笑声,尖利一如冰针。[25]

此外,童话故事中的人物通常都没有名字,而以模式化的身份来指代,例如国王、后妈、卖火

柴的小女孩、小红帽等。而奇幻小说的主人公通常拥有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名字,例如爱丽丝、山
姆、哈利、彼得、露西等。奇幻小说的幻想世界是二次元的,但是作者相信这个创造出来的他者世

界真实存在,也努力通过小说表现的技巧使读者相信它的存在,这也是后来托尔金提出的“第二

信仰”的问题,笔者将另文撰述,此处不赘。由此可见,奇幻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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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部分,只是它认为自己描绘的头脑想象出来的幻想世界与感官可以触摸

的经验世界都是现实的一种形式。
小说的真实性一直是个问题。英国学者罗丝基对于《彼得·潘》提出的“儿童小说之不可

能”,可视为小说真实性问题的本体质疑[26]。现实主义小说致力于描写真实,创造真实的感觉,
早期很多故事就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被称为小说之父的笛福就宣称自己的小说是记录

事实。但是,小说的本质乃是虚构的故事,笛福与他同时代作家创作的小说与历史事件本身还是

有很大差别的。笛福所谓真实首先是指描写对象是真实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营造出生活的真

实感,即要描写得可信,“真实,并不在于他们与我们相像(尽管他们可能与我们相像),而在于他

们是可信的”[27]。但何为生活的真实呢? 现代主义小说认为内心世界的意识活动、心理感受才

是真实的。伍尔夫在1919年发表的《论现代小说》中说:“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匀称地装备好的眼

镜;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
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

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28]现代主义作

家把真实搬到了心理空间,表现手法上侧重细致地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隐秘微妙的情感。
后现代主义小说彻底走向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反面,直言现实主义的真实根本就是虚幻的,一切都

是幻象,这才是生活的真相。可见真实的概念是不确定的。每一种主义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阐释

真实、表现真实。小说描写的东西不一定真的是真实的生活,但它一定会采用细致的描写手法来

描绘它的对象,营造栩栩如生的真实感。奇幻小说的本质是小说,不管它描写的是经验的世界,
还是想象的世界,它的终极目的是致力于创造真实。

四、奇幻小说的译名与中国化:走向大文类标识,提升价值内核

既然这是一个与童话不同的新体裁,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称。英文中作为文

类的fantasy已经与代表童话故事的fairytales区分开了,但它在我国的译名却一直处于不确定

的状态。按照朱自强的说法,最早关注到这个题材的是作家陈丹燕和周晓波。陈丹燕1983年的

《让生活扑进童话———西方现代童话创作的一个新倾向》和周晓波1985年的《当代外国童话“双
线结构”的新发展》,关注到了西方现代童话与传统童话很不同的一面,即其中的现实主义因素。
但朱自强指出他们虽然发现了这个不同,却仍然把它们作为童话进行研究,而他自己则认为这些

作品已经属于新的文学体裁,应该译为“小说童话”,他这样阐述道:“将Literaryfairytale与fan-
tasy暧昧地用‘童话’来囊括,就不可避免地要掩盖幻想故事型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史的发展阶

段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幻想故事型作品系列的评论中的概念混乱……我将fantasy称为‘小说童

话’主要是因为,fantasy是一种以小说式的表现方法创作的幻想故事(这里的‘故事’,指叙事性

作品),其母体是童话,但又吸收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遗传基因。”[29]朱自强的论文发表于1992年。
彭懿在《儿童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上发表译文《泛达激的方法》,这是日本学者猪熊叶子与神

宫辉夫合著《英国儿童文学的作家们———泛达激与现实小说》一书的序论。而在1997年的《西方

现代幻想文学论》中,彭懿使用了“泛达袭”,他提到1960年代初日本深谙欧美文学的年轻人为了

讨伐陈腐混沌的概念“幻想文学”,于是采用直接音译法创造出了这个术语,后来在日本广泛使

用,专指幻想儿童文学,而幻想文学则只在非儿童文学中使用。2008年,新蕾出版社邀请梅子

涵、方卫平、朱自强、彭懿、曹文轩五人合著《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又使用了“泛达激”这个译

名[30]101。彭懿经由日本文学接触到这个问题时,由于日本对fantasy采取了音译,他也就借用了

日语音译名。这个译名显然不美,自然也就没有流传开来。其实,早在1989年出版的《世界儿童

文学概论》中译本里,就已经把日文的“泛达激”译为“幻想小说”。彭懿自己后来也没有再使用音

译的日文译名,而是采用了比较宽泛的“幻想文学”和“幻想儿童文学”,他自嘲道:“我还是曾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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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设想过引进泛达袭这个靓丽的词语。我曾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译文前面大放厥词,蛊惑不妨仿

效一下日本,引入泛达袭这个全新的概念。”[18]6朱自强后来对“小说童话”这个名称也不满意,他
在2000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使用的是“幻想文学”,在《中国儿童文学五人

谈》《中国幻想小说论》《儿童文学概论》中使用的都是“幻想小说”,但在2018年最新发表的论文

中又采用了“儿童幻想小说”的提法[31]。
中国早期对奇幻小说的介绍大多通过日本文学转介而来,例如上文提到的朱自强和彭懿都

是留日学者,主要是转介日本学者对英美奇幻小说的研究。近年来,舒伟教授对这一体裁进行了

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明确表示童话对应的是fairytale,而用“现代幻想故事”来指 modernfan-
tasy,不如使用“童话小说”概念[32];后来他又使用了《牛津儿童文学指南》对fantasy的释义来理

解英国童话小说的两个特点,指出:“从文体特征看,英国童话小说是传统童话的艺术升华,是历

久弥新的童话本体精神与现代小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童话小说与儿童文学的渊源决

定了它对于儿童具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那根植于传统童话的内涵和艺术特征又使它具有超

越儿童文学的潜能。”[33]可见舒伟教授的“童话小说”指的就是fantasy。但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

国内学者,正是由于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新的文类与童话的不同,才把它重新命名为fantasy,如果

再使用童话,无疑会混淆人们的认识,达不到区分它与传统童话的目的。他还指出,应当把童话

小说、奇幻小说及科幻小说等类型区分开来,但他并没有详细分析三者各自的特点。在论文第三

部分,他又重申童话小说与奇幻小说(幻想小说)等虽有相似的文体特征,相互渗透交叉但又相互

区别。在这里,他在括号里又用“幻想小说”指代“奇幻小说”,而幻想显然是包含了童话、奇幻与

科幻等诸多因素,出现了逻辑混乱。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他又指出“英国童话小说自维多利亚时

代崛起以来形成了两种创作走向,即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化趋势和非儿童本位的成人化趋

势”[33]。既然都已经产生了非儿童本位的成人化趋势,仍然用童话去限定这种小说形式显然不

合时宜。
以上学者在fantasy的译名问题上都存在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

有跳出儿童文学研究的框架。评论家们认为现代奇幻(modernfantasy)是不同于传统童话的新

体裁,因为它与童话的故事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幻想性是它们共同的突出特点,但对幻想

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朱自强认为幻想小说产生于19世纪自然科学高速发展、实证主义兴起的时

期,幻想小说用一种写实的手法把握幻想,故事描述就像是在读者眼前发生过一样,这个时候人

们就进入了一种艺术的幻境,觉得这种幻想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现代幻想小说是“运用

小说的写实手法,创作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存在的长篇幻想故事”[30]94,它的目标是营造临场的逼

真感。而童话却根本不需要让你相信它所讲的故事是真的,它基本不采用描写手法。这样它们

营造出来的世界就有很大的差异,朱自强称之为二次元结构与一次元结构。童话的结构是一次

元性的,在童话里面,现实世界与发生魔法和不可信之事的世界处于相同的次元,无论发生什么

异常之事,主人公都能泰然接受,而读者因为童话开头常常采用的“很久以前”这种模式,也就直

接代入了这种一次元世界,欣然接受故事中出现的一切,因为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它只是童话。而

现代幻想小说的世界则具有二次元性,其中描绘的幻想世界有自己的逻辑和法则,与现实世界平

等存在。细致入微的描写正是用来营造对那个想象出来的“第二世界”的信仰。
这里涉及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小说的写实手法,所以译名中一定要有小说,这一点也是公认

的,不存在问题;二是关于幻想性的问题,并不是说有幻想元素就一定是童话,现代幻想小说与儿

童文学都是19世纪的新兴文类,幻想小说并不是儿童文学的分支,它们只是在合适的时机恰好

碰到了对方,幻想小说借助童话发迹,童话经由幻想小说复活。在以后的发展中,幻想性故事在

儿童文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幻想小说却越来越非儿童化。在fantasy的译名问题上,童
话不应该成为一个核心词,虽然它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幻想才是fantasy的核心要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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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小说中又包含科幻小说,使用幻想小说未免范围过大。与童话结合的幻想小说又常常是传

奇故事,充满奇异力量,营造新异感受,因此“奇幻小说”的译名,更能准确地传达这种与童话关系

密切而又有本质不同的新文类的实质性内涵。
中国非儿童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也更多地倾向于使用“奇幻小说”。笔者检索了近十年来中国

知网上的论文,对使用幻想小说、奇幻小说、童话小说、儿童幻想小说等不同名称的频率进行统

计,发现童话小说与儿童幻想小说的比例非常低。自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十年间,篇名

中使用童话小说的仅有10篇,使用儿童幻想小说的仅有18篇,而使用幻想小说的则有63篇,使
用奇幻小说的有50篇;以关键词为检索项,童话小说8篇,儿童幻想小说11篇,幻想小说306
篇,奇幻小说316篇;以主题为检索项,童话小说93篇,儿童幻想小说24篇,幻想小说381篇,奇
幻小说350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原版文学入门丛书之FantasyFiction:AnIntro-
duction使用的中文名称也是《奇幻小说》。从数据可以看出,评论界更加偏爱使用幻想小说和奇

幻小说,而幻想小说的范围又过于宽泛,所以使用奇幻小说更为准确。
在非儿童文学领域,奇幻小说则常与魔幻小说、玄幻小说等概念混淆在一起。魔幻小说很多

时候是读者的一种误用,而在类型文学研究学术界则很少使用,陈晓明和彭超戏称“魔幻与奇幻、
玄幻混淆,实在是违和”[34],因为魔幻通常指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具体的叙事技巧,而非文学类

型。玄幻小说与奇幻小说的混淆主要是随着中国奇幻小说创作的繁荣而出现的,2004年叶祝弟

指出,受西方奇幻小说《哈利·波特》和《魔戒》等作品的影响,国内奇幻作品逐渐升温,但还缺少

公认的定义,他尝试描述奇幻小说的一些基本特点,并分出“仿西方奇幻”“日式奇幻”和“本土奇

幻”三个类型[35]。2005年,大量奇幻图书在中国出版,业界遂有“奇幻元年”之称。随着中国特色

奇幻文学的大量涌现,本土奇幻的定名正式进入学界议题,韩云波在2007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

个问题,他比较了几种说法,认为叫“中国奇幻文学”较好[36]。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奇幻开始

分裂,一种是仿西式奇幻,另一种“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构造全新的幻想世界,这种作品被称为‘玄
幻’和‘仙侠’”[34],并融入了大量武侠元素而成为奇幻武侠或玄幻武侠小说。因为有强大的文化

根基和网络平台助推,玄幻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这种分裂并非泾渭分明,也不

是一日之功,故而造成部分作品分类的混乱,甚至作者也无法准确定位自己的作品,再加上奇幻

和玄幻成为炒作的商业标签,也让读者、媒体和网络文学观察者们难辨雌雄”[34]。
针对这种混乱情况,有学者干脆就将二者等同起来,使用奇幻(玄幻)、玄幻小说/奇幻小说等

名称,或者在文中说明自己选择使用奇幻或玄幻的理由。也有不少人试图区分这几种表达,比如

滕巍提出:“以期刊、书籍为主要流通手段,艺术手法相对纯熟、高超的作品多称为奇幻;以网络为

主要传播手段的作品多称为玄幻;而西方翻译来的作品称之为西方奇幻或魔幻作品。”[6]这种区

分方式看似简单易辨,但现代社会传播渠道交叉融合性非常强,玄幻作品早期依赖网络平台,后
期也以图书出版的方式传播,网络传播对所有图书种类的渗透力都越来越强,而西方奇幻的分类

原则与前两项又有所不同,因而也不能完全做到泾渭分明。陈晓明和彭超认为:“奇幻的故事是

发生在架空世界,遵循着预设的虚构规则,内部逻辑严密自洽,诸如《魔戒》中的魔戒……玄幻更

为自由,它在武侠衰落之时崛起,对科幻、奇幻、日本动漫、东方神话传说、游戏等多种资源加以利

用,并不强求世界设定的严密性与逻辑性,它任由幻想生成变异的逻辑,产生出无法预料的奇

妙。”[34]这种说法对奇幻的缘起与发展进程显然不够了解,将其等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

的高奇幻(highfantasy)模式,缩小了它的文类包含范围,同时又夸大了玄幻小说的范围,因而成

了一种误读。随着玄幻文学的发展,确实出现了概念泛化的趋势,有人认为“凡是区别于现实的,
具有某种寓言性质,游戏性质的,即为玄幻”[37];“玄幻所定义的不只是一类具体、特定的文学作

品,而是在更广范围内囊括了所有超自然性、不受现实与科学约束的幻想类作品”[38]。而要注意

的是,在定名的讨论中,过于泛化容易失去自己的独特性,“每一种类型文学都有其独特的形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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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要素……一项特征可能为某个类型所独有,也可能在不同类型中均表现突出”[39],如果玄幻文

学试图囊括一切,那么它终将失去自己的特色。
不管是奇幻还是玄幻,始终脱离不了幻想文学的大文类特征。尽管大家在具体的区分标准

上有所不同,共同认可的一点是玄幻文学是在西方奇幻文学影响下出现的新兴文类,比如冯琦在

2019年总结说:“玄幻文学是诞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先行者们,用笔下的作品承接了外来的幻想

(Fantasy)题材,内化糅杂了中国式的价值观的内核,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集外来文化意

象、洋为中用的东方玄幻(Easternfantasy)作品。”[40]这里呼应了韩云波教授2007年提出的“中
国奇幻文学”概念。奇幻与玄幻的混用只限于中国文学界,如果我们像跳出儿童文学研究的框架

一样跳出中国文学框架的限制,那么玄幻小说无疑是奇幻小说的一个分支,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

里不妨统称为奇幻小说,也便于靠近大文类的核心价值追求,更加关注内涵建设,不纠结于追求

玄、虚、幻的表象形式。近年来我国玄幻小说以中国奇幻(Chinesefantasy)的身份在海外的影响

逐步扩大,正成为世界奇幻小说大家园的一支生力军。

五、结语:玄幻/奇幻与武侠的合流及中国幻想文类的重新定位

从18世纪晚期萌芽开始,现代奇幻小说于19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形成独立的文类,1950年代

经由托尔金的打造形成一座高峰,成为全世界奇幻文学的典范。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奇幻小说

的特征与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但它的基本要素始终是要有一个可信的第二世界。幻想是其突出

特征,它借助浪漫主义和儿童文学发端,却与童话故事和哥特故事、科幻故事等有着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童话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童话故事越来越突出其幻想性和趣味性,而奇幻小说则在幻

想的外衣下越来越强调其现实性,每一个时期的经典奇幻小说作品都是对它所处时代问题的审

美回应。中国奇幻小说创作在模仿西方奇幻小说的“架空性”之外,更应该学习其深刻的人文与

现实关怀,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关注时代问题。中国科幻文学取得了耀眼的成绩正是

由于它“在前所未有的新颖想象之下,流动着‘中国复兴’的宏伟情节”[1]61。韩云波教授指出,在
新世纪的大陆新武侠小说中,有明显的玄幻倾向,认为这些变化是“打造经典的努力,将关于历史

和人性的哲学思考融入武侠小说,从人类性甚至宇宙性的角度并借助自然辩证法,运用架空幻想

模式来提升武侠小说的视角站位”[41]。作为大文类的奇幻小说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式,它具

有视野的开阔性和题材的包容性,但只有致力于反映深刻的社会变革,提升审美体验才能走向

经典。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随着网络文学的大规模兴盛,奇幻、玄幻、武侠等多文类形成了愈来

愈明显的深度合流,近年在网络文本阅读与电视连续剧双重走红的大IP,诸如《赘婿》《庆余年》
《雪中悍刀行》《将夜》《大道朝天》等作品,许多都是这种合流的产物,学术界及时注意到了这种情

况,“由于玄幻小说往往有武侠因素,许多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把玄幻小说和武侠小说放在一起

研究”[42],黄露在论述网络武侠小说时,更是专门将“玄幻、奇幻文学”“玄幻武侠”“东方幻想文

学”融合起来作为“网络武侠类型品格的提升”的表征[43]。那么,中国学界对奇幻小说的研究,就
必然需要高度重视中国奇幻小说的本土化问题,其核心表征之一就是玄幻/奇幻与武侠的合流问

题,进而通达中国奇幻小说重新定位的研究议题,并以此促进中国幻想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品格提

升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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